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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李素灵 /�美编 黄江霆 /�校对 谢志忠 A10·专栏文周刊人

队里拆建两间泥砖房,换出
两根屋梁圆木。 本来要放进仓库
的,可实在腾不出地方,只好摆
放门口。

职工经过少不了瞄上几眼。
这两根圆木电线杆般粗,约 3 米
长。 不是杉松,应该是野生杂木,
看上去木质还不错。 张三心里
想,这两根圆木要是丢弃太可惜
了, 如果给我至少可做一张餐
桌。

张三见圆木在地上躺着十
天半月无人理会,心想可能队里
不要了,趁天黑没人注意先下手
为强, 抬回家里斜摆在墙角,打
算观察一些时日再动手。

李四早对两根圆木垂涎,老
婆催他早动手,他说再等等。 怎
知突然让人捷足先登,心里暗暗
后悔。 老婆骂他胆小如鼠难成大
事。 本来家里要搭个阁楼就差两
根圆木。 他越想越气,自己没得
到,他人也休想。

于是,李四向队长胡须报告
有人偷了队里两根圆木。 胡队长
怒问,谁这么大胆?
� � � � 胡队长启动喇叭大声喊话,
谁偷拿了公家的两根圆木,赶快
放回原处。 如让查出……

张三惊出一身冷汗。 夜深人
静时,张三忍痛悄悄把两根圆木
抬回仓库门口。

第二天一早,李四发现两根
圆木回来了。 他心里发笑,又跑
去报告胡队长。 胡队长拍拍李四
肩头,表扬说,你关心爱护公物,
警惕性很高。

李四暗地琢磨, 到底是谁想
侵吞这两根圆木呢? 他私下排查
仓库附近的几户人家, 觉得张三
嫌疑最大。这家伙就喜欢占便宜。

正值雨季 , 雨一场接一场
下。 李四从仓库门口经过,看到
雨点打在圆木上心里很着急。 日
晒雨淋,这两根圆木很快会坏掉
的,得想想办法。 他冒雨把两根
圆木架到仓库门口的檐上。 这
时,胡队长刚好经过,就问,你要
干什么?
� � � �“我担心公物损坏,先保护
起来。 ”李四反应很快。

“爱护公物,人人有责,”胡
队长说,“不过, 这样放不安全,
小孩撞跌会伤人。 ”

“那怎么办?”
胡队长正挠头,李四用手指

着不远的家门,“放那边吧,我用
铁线捆牢,不会有事。 ”

胡队长顺着李四指的方向望
望,点了头。 这样,李四得到“圣
旨”, 名正言顺地把两根圆木抬
回自家门口并用铁线捆牢 。 他
想, 这两根圆木就归我看管了,
谁也动不了。 等时机成熟就用它
做两个木箱, 两个孩子一人一
个,将来带去农场中学读书用。

张三对李四的检举揭发咬牙
切齿,他站在自家门口,望着李
四家门口本来属自己的两根圆
木,心里愤愤地说,走着瞧!
� � � � 王五早就看中这两根圆木,
一直在等机会,他想,李四已占
着天时地利,再不下手就迟了。

他一夜没睡好,直到鸡鸣三
遍才有方案。

王五以大队小学负责人的身
份找到胡队长， 开门见山说,学
校两间教室房梁又残又旧有安
全隐患, 要用那两根圆木更换。
胡队长一听, 事关师生安危,当
即拍板同意。

王五得令,马上带人剪断铁
线抬走圆木。 李四眼看煮熟的鸭
子飞了,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

但不久,李四发现,王五一
直未更换教室的房梁, 恍然大
悟———原来王五也对两根圆木心
怀不轨!他立即向胡队长告状。王
五推说要到暑假学生放假才能
更换。

假期说到就到。 王五只好顺水
推舟,请师傅勘探房梁。 结果,原房
梁挺好,杉木的,不必换。 王五的嘴
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

两根圆木就这样仍存放在大
队小学里。 那天,刘六对胡队长
说,既然不更换,两根圆木长期
放学校容易造成安全事故……

胡队长挠挠头皮 , 想想也
是,问放哪合适。

刘六说, 不如卖给我,10 元
钱。 你看如何?
� � � � 胡队长早就让两根圆木弄得
心烦不已,“好吧,你拿去,钱给
会计。 ”

刘六交了钱,两根圆木堂堂
正正搬回家里。 他盘算着做一张

“懒佬椅”,闲时躺躺,挺好的。

怎知,张三、李四、王五找到
胡队长提意见。“这个价钱我也
要!”张三直言。“刘六岂不是捞公
家油水!”李四愤愤不平。“要卖也
要招标,价高者得。 胡队长不公
道……”王五一针见血。

无奈, 胡队长下令退钱,重
新把圆木抬回仓库门前公开招
标。

“20 元。 ”张三先开口,高出
起拍价一倍。

“30 元。 ”刘六不甘心嘴边肉
被抢走。

“35 元。 ”李四雄心勃勃,反
超争夺。

“40 元。 ”王五志在必得,顺
势而上。

“50 元。 ”刘六一气之下,下
猛注。

张三、 李四、 王五互相对望
一眼,摇头苦笑,谁也没有再吱
声。

要知道,50 元是一个老工人
的月工资了。

胡队长的目光扫了一圈,停
在刘六身上:“50 元定啦 !两根圆
木归你。 ”

事后， 大家都说价高了,不
值。 刘六老婆骂得难听,不让他
去交钱。 张三、李四希望刘六做
个亏本买卖。 王五则想刘六放
弃,自己捡个便宜。

胡队长催刘六交钱, 可他一
直拖着。 他想,自己要不成,别人
也别想要。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 一月月
过去。 两根圆木一直躺在仓库门
口日晒雨淋。

张三、 李四、 王五也慢慢地
对两根圆木失去了兴趣。

那天, 饭堂的炊事员经过,
用脚踢两下,从圆木发出的闷响
判断已废。 他想,做柴火还可以,
抬上一根就要走。

这时,胡队长路过，问,拿它
干什么?
� � � �“烧火做饭呀。 ”炊事员说。

“太浪费了,不行!”胡队长示
意放下。

炊事员放手,“嘭”的一声炸
响,圆木落地断成三截。

胡队长见状 , 摆摆手 :“烧
吧,烧吧,公物也算公用,谁都没
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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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李素灵 /�美编 郭子君 /�校对 谢志忠 A10·小小说文周刊人
两根圆木 □梁柏文

□方闵

我是在一个读书沙龙上知道奥
勃里·比亚兹莱的———

2017 年 4 月，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出版了《黄面志》（The� Yellow�
Book）的中文影印本。 这是英国十九
世纪末期最重要的文学季刊，出刊时
间是 1894 年至 1897 年。虽然杂志只
持续了 4 年时间，累计出版了 13 期，
但在国内外却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
响。

比亚兹莱，时任这本杂志创刊时
的美术编辑。 他为杂志插画了不少黑
白图，充满比氏的思想、诗意和想象。
许多中国文人看了后纷纷粉上他，梁
实秋这样评价他：“把玩比氏的图画
可以使人片刻的神经麻木， 想入非
非，可使澄潭止水，顿起波纹，可使心
情余烬，死灰复燃。 ” 叶灵凤不加掩
饰地赞美他：“我一向很喜欢英国十
九世纪末的插图画家比亚兹莱的书
籍装饰画和插画。 ”鲁迅甚至自费出
版了比亚兹莱画选， 并高度赞扬他：

“没有一个艺术家， 作为黑白画的艺
术家， 获得比他更为普遍的声誉；也
没有一个艺术家影响现代艺术如他
一般广阔。 ”

可以说，在艺术道路上比亚兹莱
是幸运的。 他找到了独树一帜的画

风，融合了拉斐尔前派、日本浮世绘
等流派的精华。 他用黑与白、线与面、
简与繁，赋予人们一种奇异的审美心
境。 人们发现，比亚兹莱的画那么富
有特色，在美的表象形态下暗藏着抽
象式精神的腐败，比亚兹莱创造出用
变形的美来描写罪恶的绘画方式。 除
了《黄面志》，他还留下《亚瑟王之死》
《萨沃伊》《莎乐美》等著名作品。

关于《莎乐美》有段趣闻。 1893
年，王尔德的法文独幕圣经剧本《莎
乐美》出版了。 他签名送了一本给比
亚兹莱， 在扉页上写道：“九三年三
月，赠奥勃里，你是除我之外，唯一
了解那七种面纱之舞， 并能看见那
不可看见的舞蹈的艺术家。 ”比亚兹
莱收到书后， 很快读完， 激情难耐，
于是选取剧本的高潮部分，创作了一
幅黑白装饰插图， 题目是“约翰，我
吻了你，我吻到了你的嘴唇！ ”其怪
异的构图，神秘的线条引起出版商的
注意。

彼时，英国出版商决定出版英文
版《莎乐美》，并请比亚兹莱画插图。
比亚兹莱读了英文版后，觉得不能表
达原著精神，便主动向王尔德提出由
他重译。 可是，比亚兹莱费力翻译出
来的版本王尔德并不领情，最后还是

启用了初译本。 比亚兹莱备受打击，
决定要用超凡的绘画艺术来取代被
打击的文学自尊。

他精心绘制了各种形态的莎乐
美，线条简洁优美，配以浓重的黑块，
留有大量空白，引导人们去寻觅画中
的寓意。 值得玩味的是，他还将王尔
德的漫画像藏于几幅画作中，像是故
意向王尔德挑衅似的。

1894 年 3 月， 由比亚兹莱担任
装帧设计和插图作者的英文版《莎乐
美》出版，在伦敦引起轰动效应，比亚
兹莱由此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不出所
料，王尔德恼火极了，认为比亚兹莱
的画风与他的剧本内容毫不相干，比
亚兹莱理直气壮地回驳道：“插画是
绘画艺术中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因
此没有必要成为一种文字的图解，再
去表现一个作家已用文字描述过了
的东西。 ”仔细琢磨，比亚兹莱的话没
错。 插画不必是文字的附属，它应该
是文字的锦上添花。

假如，能够活得长寿一些，我想
比亚兹莱完全可以在插画界做出更
大成就。 只可惜天妒英才，这个从小
就患有肺病，一生笼罩在死亡阴影里
的艺术天才，26 岁那年就因病早逝
了，留给世间一声宛宛的叹息。

我现在吃东西，就吃一个好奇。
春天时，在网上看到一个小吃，红通通，水晶

一般，名字特新鲜，叫———榅桲儿。
这是什么东西？ 我平生第一次看见“榅桲”二

字，也不知该怎么读。 用“读半边”的土方法，蒙对
了拼音， 打出榅桲百度一查， 说是一种蔷薇科植
物，果子长得像梨又像苹果，和我见到的红通通水
晶一般的东西看似并不是一回事。

“榅桲儿”到底是什么嘛？我很好奇，于是买了
盒“红通通”回来自己验证。

收到榅桲儿， 见包装盒上印了这么一行字：
“老北京著名小吃。 老舍、梁实秋、赵珩、肖复兴、
富察敦崇等名人笔下所珍爱的美食。 ”立时就激动
起来，享受的不是滋味，而是欣喜的过程。 我们爱
上某样东西，有时真是跟着名人切入的。就像鲁迅
和弟弟周作人去日本留学， 两人就曾一起追捧过
夏目漱石爱吃的点心。

榅桲儿其实是水晶山楂。 一颗颗去籽山楂卧
在果冻似的红色果胶里，晶莹透明。口水“嗞”一下
就渗透出来。吃了一勺，酸酸甜甜，清凉爽口。这道
小食，传说也是吃货慈禧太后“作”出来的。 有一
天，吃腻了山珍海味的慈禧太后，点名要吃山楂来
解腻，宫里人不敢怠慢，立即动手研究，最终制作
出这一款水晶山楂。慈禧吃得开心，于是御赐亲封
榅桲儿。 榅桲儿，即为满语山楂的音译———原来，
榅桲儿同榅桲确实是两码事。榅桲儿是水晶山楂，
榅桲则是另外一种植物。

前些日子，我去北京出差，也是因为好奇，特
地跑到东四胡同去追捧慈禧太后发明的菊花锅。
店内的菜单极富北京特色， 用的都是北京方言，
非常有趣， 比如拔份儿的羊肉、 念央儿的鲜杂、
不老少的时蔬、砸窑儿的主食、见天儿响的料碟
儿、真真儿的北京小吃……我当时点了一些涮菊
花锅的食材， 还随性点了份真真儿的北京小吃：
京糕梨丝。

待到京糕梨丝端上桌时我还没意识到什么，
等到吃了两口，呀呀呀，我惊喜地叫出声来，这不
就是梁实秋笔下的“榅桲拌梨丝”嘛———春天时，
我一边吃着榅桲儿， 一边曾查看过榅桲儿背后的
故事。梁实秋在其散文《馋》里提到他的一位亲戚，
于一个风雪黄昏，买了四只鸭梨回家。其父亲啃了
半只梨后放下来，披衣戴帽，拿着小碗，冲出门外。
一小时后，碗里装着榅桲儿回家了，原来馋嘴父亲
是想吃“榅桲拌梨丝”这道风味菜。 雪夜冲出家门
去买菜，可想而知，这道菜味美如何了。 而我无意
间点了道名人笔下的菜，自然而然，又兴奋起来。

其实，如今物质丰富，“榅桲拌梨丝”也未见得
有多么好吃。不过吃的时候联想起梁实秋，又重温
了一番春天的榅桲儿时光， 面前的这道京糕梨丝
就变得真真儿的好吃了。清爽的白梨丝，拌着酸甜
的红山楂丝，关键是融入了我的个人情感，一道凉
菜，就吃出了倍儿爽的感觉。

实际上，现在谁还差一口吃呢。 我之所以汲汲
不懈追求着吃，无非是想保持一颗好奇之心；不断
尝新，乃是想为平淡生活加一块糖。

现代家庭对于小孩的教育都
极为重视，从学区房到各种课外培
训班，或聘请名师家教一对一进行
辅导。 很多父母竭尽人力物力，为
孩子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希望孩
子长大以后能够成龙成凤，实现阶
层跨越。 这种现象在宋代也曾经出
现过， 在出人头地的高期望值下，
教育焦虑一直都存在，具有悠久的
实践历史。

宋代为了囊括天下英才， 激发
读书人的参政热情， 于科举制度上
有很特殊的设计， 除了成年人能够
参加科考， 还有专为儿童设立的选
拔渠道。 年龄在 15 岁以下的人，只
要熟读儒经， 成绩优异， 经地方举
荐，即可录入太学，成为吃皇粮的监
生。 后来朝廷又进一步把选拔年龄
下降到 10 岁。 从全国各地录取来

的早慧天才，经过太学、宰相、皇帝
的层层考核，便可进入仕途，获授相
应的品职待遇，成为官僚阶层，时人
称之为“神童举”。

“神童举”虽然在录取标准和人
数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则和程序，完
全是看朝廷的需要和皇帝的心情，
但也为千千万万期望改变自身命运
的寒门庶族子弟， 提供了一个提前
突破阶层壁垒的途径， 其所产生的
巨大吸引力，可想而知。 而且，人们
也得以亲眼目睹了好些一步登天的
例子。 如北宋“西昆体”诗人杨亿，7
岁时就因聪慧能文， 受到宋太宗的
优待重用，赐进士出身，后来成为翰
林学士。另一个苏州籍神童刘少逸，
13 岁被举荐入汴京，宋太宗御试其
诗赋，大为称赏，当即授予他美官校
书郎一职。 还有名满天下的晏殊，7

岁就已非常出名，14 岁时经“神童
举” 入荐朝廷， 宋真宗赐其进士出
身，后来晏殊出任宰相，成为仁宗朝
的鼎鼐之臣。

这种“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
经”的榜样效应，在民间各地激起
了热烈反响，早教、优教之风空前
高涨。 当时江西的读书风气很盛，
出过不少神童。 宋神宗年间，江西
饶州出了个神童朱天锡 ，11 岁即
获授官职，进入仕途，更是对那些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的家
长形成了强烈刺激，引发了一场教
育比赛。 很多家长就像扑火的飞蛾
一样，根本不管自家孩子的资质如
何，有没有读书的天赋，从小孩五
六岁起， 就严厉督促苦读儒家五
经。 有些小孩生性活泼爱动，成熟
度又不够，过早读书，很难集中精

力，容易走神开小差。 望子成龙的
家长，就把小孩放进一个竹编的大
篮子， 用绳子高高悬挂到树上，隔
绝小孩与身边环境的接触，期望令
其心思和精神完全集中到书本上
面，培养出专心致志的毅力。

家长对早教、 优教的重视，又
促进了培训市场的繁荣，出色的师
资成为了稀缺资源，人才紧俏。 那
些具有耀眼履历的老师，都是名声
在外，成为了抢手货，家长想要聘
用，双方须事先谈妥价格，一对一
地教会一本书给多少钱，报酬与所
授学业的成绩挂钩，以此保障教学
能力与高薪相匹配，完全是一边倒
的卖方市场。 然而，站在小孩的角
度，枯燥繁重的学业，以及被寄望
成为神童的巨大压力，导致很多人
的天性被抑制，且时常被家长和老

师责罚，无法陈述抗争，内心苦闷
抑郁，加上昼夜读书的辛苦，致使
许多人未成年即夭折。 即使坚持下
来但未能成为神童入仕的人，也留
下了永久性的心灵创伤，一直生活
在痛苦当中，成为了悲剧性人物。

不论古今， 教育都是人学，即
根据人的天分、爱好、智力发展倾
向，因材施教，才能充分发挥出受
教育人的卓越禀赋， 崭然见头角。
但人的资质各有高低，也是客观上
的事实。 能够理性地接受平凡，并
且因这种平凡普通的人生而同样
感受到快乐，是一种人生的智慧。
反之， 若为了硬求达到目标而无
视常情规律， 拔苗助长， 不但无
益，反而有害。 王安石的名篇《伤
仲永》里的北宋神童仲永，最后泯
然众人，即为活生生的例子。

宋 代 的 神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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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温两口子， 是人见人羡的
神仙眷侣， 都四十出头， 事业有
成，男的当律师，自己执业之外，
还当五家大公司的法律顾问，女
的在政府机构当办公室主任。 女
儿上大四，法律系的高材生，老爸
早说好， 他所有的那个人脉编植
本市上下的律师事务所， 将来由
女儿掌管。

“咱老两口 ， 还不赶紧享
福———旅游去！ ”每次酒酣，他都
这般宣告。

可是， 在今年一个普通的星
期天， 老温夫妻的缘分差点到了
尽头，起因于一根头发。

那个清早， 老温夫妇要去茶
楼饮茶， 他出门之前， 和往常一
般， 面对妆镜梳理又黑又密的偏
分头，满意了，正欲离开，摸摸上
衣口袋，牛角梳子不在，便进卧室
找。但凡走进公共场所，务必把头
发整理好， 这是他的招牌， 而梳
子，乃是和信用卡、驾驶执照一般
必不可少的随身物品。“自己找也
罢了，偏偏要老婆代劳！ ”老温最
后悔的便是这一细节———老婆
问：“梳子会不会掉在床上？”老温
不置可否。老婆把被子拿开，细细
寻觅，找到梳子的同时，在白床单
上捡到一根头发。

温太太把头发放在一个秘密
角落， 不动声色， 照旧和丈夫出
门。 中午回到家，趁老温睡午觉，
把那根头发拿出来，放在老温用
来读报的放大镜下看了又看。 首
先肯定 ，不是她的 ，她因为脖子
短， 早听从美容专家的建议，从
35 岁起短发便固成发型。 这一
根长达一尺，柔细、润泽，只有年
轻女子才可能有。 她得出这个结
论以后，哭了一次。晚上，纵情想
象，一年轻美貌的女子，瞅一个
空隙来家里和丈夫共赴巫山。 哪
个空隙被钻？ 第一个可能是一个
半月前她和办公室的 3 位同事
到姐妹市去考察图书馆收费的
改革， 有一个晚上没有回来，这
么快就被取而代之了？ 第二个是
9 天前 ，局里有应酬 ，她晚上过
了 12 点才回家。想下去，老公偷
腥，不一定在这双人床 ，他衣服

上粘上她的头发也不是不可能。
往下，想到丈夫和一个陌生女人
的裸体 ，想到激烈的做爱 ，想到
自己所受的伤害……丈夫在身
边轻轻打着呼噜 。 她悲哀地起
床，在洗手间里，关上门，呜呜地
哭。

第二天，老公起床，在洗手间
梳理宝贝头发时， 发现老婆眼睛
红肿，问了一句：“怎么啦？ ”她不
回答，走开了。从此，她不爱说话，
动不动就发火。老公开头很急，追
问许多次，她都满含幽怨，摇头了
事。 慢慢地，老公麻木了。 老公的
表现更加教老婆肯定， 男人另有
心上人才这般绝情。 于是作出更
极端的反应， 以受不了他的鼾声
为借口， 分床睡觉。 一对恩爱夫
妻，经过大半年的冷战以后，终于
爆发。

那是除夕， 吃过毫无欢乐气
氛的团年饭， 女儿早就被父母莫
名其妙的持久冷战烦透了， 躲进
房里，进入微信的朋友圈。老温忍
无可忍， 对太太说：“你究竟是什
么心病？ 说是更年期， 又没那么
老。 是我对不起你吗？ 尽管说。 ”
太太叹口气，眼珠子向着天花板，
意思是：你干的好事，还装傻！

“如果是我伤害了你，暂时分
开不是不可以，不过先搞清楚，是
什么问题。 ”

“问你的情人去！ ”老婆猛然
冒出一句， 然后， 是重重的关门
声。 老温懵了，哪里来的情人？ 他
干笑着，故作轻松问：“在哪？你送
我一个？ ”

“问你自己！ 说，长头发哪来
的？”她指着双人床，吼叫着。老温
反而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原
来根子在“头发”，才“一根”。 他
呵呵笑起来，“哎呀呀，何不早说，
何不早说！ ”

说啊，现在！ 不说个明白，饶
不了你！

“这个，这个……”老温成竹
在胸，却说不下去。

怎么解释，你在自己的床上，
出现一根并不属于老婆的头发？
老温以为身正不怕影斜， 从来没
带别的女人进卧室来， 床上绝对

没有冒出这根头发的可
能，可是，这怎么证明呢？

老婆大人从床上捡到
一根长头发， 却是和
太阳从东边出一样的
事实。 老温发起慌
来， 指着天， 说：

“我发誓， 如果有
这样的事， 我一出
门就给车撞死。 今
天去不了， 春天一打雷我就给劈
了！ ”

“我有的是证据，你要否认，
也得有。 ”老婆坐在扶手椅上，看
着他落力表演，心里更恨了。

好的，我拿证据。 老温气鼓鼓
地说。

老温到底拿不出洗脱自己的
证据。好在老婆这么一爆，累积的
压力纾解了， 她也没看出老温有
什么新的劣迹，不再苦苦相迫。但
对丈夫的“奸情”，秘密查访了一
个月。不是要价无法接受，连私家
侦探也雇了。最终没有丝毫进展。
两口子照样过日子， 但双方的心
病，是没法治了。

五个月过去， 温太太的疑团

终于破解，因为极为偶然的缘故：
那一天， 温太太回娘家，给

70 岁的母亲庆祝生日。 她娘家是
大家庭， 她的四个姐妹、 两个兄
弟，加上配偶、儿女，十多口聚集
在一起。 吃过晚饭，尽欢而散。 离
开前，温太太打开手袋找纸巾，发
现底层多了一只别致的发夹，镶
嵌着亮晶晶的铱金小珠子， 做工
极好， 她十分喜欢， 但并不是她
的。她怎么也想不出，发夹怎样走
进手袋。 她以寻找长头发的主人
的热情， 问遍可能打开她手袋的
亲友，没人承认。

一天清早， 她忽然想通———
老公有头发，我有发夹，都来历不
明，如不扯平，这辈子不得安生。

一根头发 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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